
“真有后来人”的夏家儿
孙的曲折往事 9 月 12 日在
本版见报后，感动了无数读
者。陶铸、曾志之女陶斯亮写
来专稿授权新民晚报独家发
表，其中披露了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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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哥
几个姓

◆ 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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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石来发是一个苦命孩

子。他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遗
腹子，英勇就义的蔡协民的继子，一

位石姓农民的养子。在党的早期革
命家生涯中，这样的子女境况并不

少见。
话转正题，我大哥家有几个姓？

比较复杂，在他众多儿子、孙子、重

孙辈中，有的姓石，有的姓蔡，如今
又多了个“复姓”———石夏。原先从

没获得泽被的大哥一家，如今却要
肩负三位父亲的宗族传承，真够难

为他们了！

长话短说
我母亲曾志与石来发的故事，

说来也漫长，回溯有 93年之久。母

亲早在 1999年出版的《一个革命的
幸存者》中已有记述：“这个孩子被

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
石连长去世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

火，植根井冈山。至于石来发苦难的

经历，他如何能在以后的腥风血雨
中生存下来？井冈山人民对他有怎

样的大恩大德？他为何不来广州与
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

遇，以及他为何至今还是一个农民？
这些需要另一本书才能写清楚。”

现在，这本“书”由我的侄子和
侄孙子完成了，他们讲了两千多场

红色家史，听众达百万人次，那血泪
家史感动了无数的听众。

生于劫难
我母亲是参加湘南暴动后跟朱

老总上的井冈山。这之前她已经与

夏明震结为夫妻。夏明震时任郴州
中心县委书记，才华横溢，英俊潇

洒，不幸在暴动中壮烈牺牲，身上被
捅了十几刀，弃尸于河滩，年方 21

岁。我母亲怀着大哥走上井冈山，在

根据地立足未稳就临盆了。有一位
热心善良的毛大嫂用杉树皮和竹子

编的墙，为母亲建了个小小产房。
“1928年 11月 7日我临产了，

因为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由于是难产又

是第一胎，我足足疼了三天才将孩
子生下来。”母亲这样回忆道。

生下大哥后，产后凶险的并发
症母亲一个也没落下。先是产后大

出血，一次次昏死过去；然后生乳
疮，乳房疼痛难忍，变成又红又肿的

脓疖，根本无法喂奶；紧接着患上产
妇最可怕的产褥热，几天高烧不退。

而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却没曾停
歇片刻。

母子分离
母亲九死一生才保住性命，可

如何抚养孩子却让她愁肠百结。她

在自传里写道：“当时我年仅 17岁，
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

带得了孩子？说来也巧，正在犯愁的
时候，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石副连

长的妻子来看望我，她看这孩子可

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于
是她就高高兴兴把刚出生 26天的

孩子抱走了。”
母亲回忆说：“一旦母子真的分

离，我又难过起来，孩子毕竟是母亲

的骨肉至亲，我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
淌。”母亲一生很少流泪，这是一次。

蔡氏血脉
夏明震遇难后，我母亲与蔡协

民结为伴侣。工农红军撤出井冈山

后，蔡协民与母亲曾志去福建开展
地下工作，那恰是我母亲精力充沛

的韶华时光。闽西打游击，建立福
州、厦门中共机关，搭乘粪船去漳州

向主席汇报工作，后又建立闽东革

命根据地，只身收编海匪……可见
母亲当年的精明干练。网上流传的

一幅“丽人照片”，那是我母亲与蔡
协民去厦门照相馆拍照留念，照相

馆老板把为我母亲拍摄的单人照，
陈列于橱窗，才得以保留。

蔡协民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就
义，我母亲又一次深受打击。不过，

因为蔡协民，我又有了一位二哥。
蔡协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声望很
高，所以根植井冈山的大哥自然而

然地领取了蔡协民的烈士证，与二
哥一起成了蔡氏血脉，而他并不知

自己的生父其实另有其人。

寻而复返
1949年后，第一时间我母亲就

托人分别从井冈山和福建找回了我

的大哥和二哥。二哥留在了母亲身
边，后来去东北上学工作，成为一名

工程师，并娶妻生子。但大哥又重新
回到井冈山。

大哥第一次被接到广州，

后来为什么又回井冈山了？对

于这一段，1997年母亲在接受
江西电视台采访时，有以下叙

述（根据采访视频整理）：
“1950年，国务院办公

厅主任组织一个团去井冈山慰问，

我说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后，
他就帮我找到了。石来发一天书也

没念过，我就叫他在工厂里做工，一
边做工一边学习，那时工厂里都有

夜校，我叫他学习，他不愿意。他说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另外的父母，我

是我的祖母带大的，养父母后来很

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坟，
不能离开。’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干，

还有五亩山林，有十几亩土地，他也
舍不得，他就不来。我说你不来也

好，你来不来都是革命的儿子，当农
民、当工人的儿子都一样。”

就这样，大哥又回到生他养他
的井冈山。这次寻而复返，大哥尽显

纯朴、善良、可爱的本色，母亲也顺
其自然。

艰难选择
1964年社教运动中，大哥犯了

一点小错，跑到广州避难，这次他请

求母亲让他留下。“但是，曾志却拒
绝了儿子。什么原因？难以定论！”

我的年轻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
发表的《真有后来人》一文中这样写

道。母亲为什么拒绝大哥？我认为这

个问题是有解的。
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4

年是一个特别的岁月，那是一场大
灾难的尾声，又是一场更大灾难的

前夜。做为生产队记账员的大哥被
查出有错，并正在审查中。极“左”的

四清运动无限上纲上线，大哥私来
广州恐铸成大错，母亲把大哥留下

来在当年既有失公正，也违背原则。
再说，大哥时年 36岁又是文盲，在

风声鹤唳的环境中，更是难以安排。
简言之，这是老一辈革命者在

自律与亲情的纠缠中做出的艰难
选择。

再次相聚
待后来母子又相见，中间相隔

20年。直到 1984年，母亲以 74岁

高龄从中组部退休，又燃起她对亲
情的渴望，于是召唤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见大哥是 1985年，当
年井冈山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

场和火车，大哥带着两个侄子路途

迢迢，千辛万苦来到北京，这一趟总
得走个三四天吧！

母亲这边也是很兴奋，破例让
吴秘书和司机小邢去火车站接

他们。平时母亲是不准家人搭

乘她的专车的。
终于见到了大哥！他个不

高，清瘦，不同于我和二哥的泡
泡眼儿，他眼睛深邃，面部立

体，笑容真诚。“大哥年轻时一

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两个侄子

长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两个侄子
衣着虽然简朴陈旧，但并不是我想

象中的庄稼汉模样。最让我感动的
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担子千山

万水来看望母亲的，这份情真是太
重了！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一个箩筐

装的是井冈山的土特产，另一个箩

筐装的是珍贵的石拐（石蛙），这些
家伙吓我一跳！这是大哥能送给母

亲最好的礼物了。现在石蛙已经被
列为井冈山保护动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亲
更是高兴，一连几天陪他们去游览

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不顾年迈陪
儿子登上了长城。

血浓于水
后来母亲又于 1987年和 1993

年两次上井冈山去看望大哥一家。

刘朝辉秘书回忆 1987年陪母亲上
井冈山的情景：“曾老从一进门就握

住石大哥的手，吃饭时也不曾松开，
那种慈母情溢于言表。”

后来，母亲把她的二孙子草龙

和曾孙女石丽接来北京。母亲为石
丽联系了北京旅游学校，毕业后我

带她去了广州。我向一位搞房地产
的老板声情并茂地讲述了石家、蔡

家以及夏家的悲壮故事，后来这位
老板接受了石丽。石丽在做房产销

售时认识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
境殷实的广州小伙子，如今孩子都

上大学了。妹妹蔡燕也来了广州，
也嫁了个好人家。草龙的两个女儿

也都在广东发展。唯有全家长子蔡
军，在驻港部队完成兵役后，回到

井冈山，在中组部办的干部管理学
院工作，是位素质很好，很有能力

的年轻人。
话扯远了，再说回大哥。自从

1985年重逢后，与大哥一家就建立
了亲情关系，侄子们常来常往，我在

母亲去世前后更是频繁上井冈山，
每次都在大哥家里吃一顿丰盛的农

家菜。大哥不善言辞，但他一声妹妹
的称呼，一句对妈妈的问候，就足以

表达对母亲真挚的爱了。

最后告别
大哥再来北京，则是陪母亲过

她最后一个生日。

我在《曾志与夏明震》一文中，
描述了这个生日场面：“母亲今天有

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
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

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

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
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

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

子，要请你们原谅！’”

刚强又倔强的母亲，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请求两个儿子的原谅，说

明在她心中始终都惦念着这两个
苦命的儿子。那天，二哥几次哽咽

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
相较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

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

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
一个人了。”

我很敬重大哥，他过得清苦，
他的房子破旧，他有很多的艰难，

但他恭敬温厚，朴实真挚，从来没
有埋怨过母亲，反而一再对我说：

“我们不能照顾妈妈，全靠妹妹了，
妹妹辛苦了！”他在母亲面前的从

容得体，让我暗自惊讶，不愧是夏

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纠结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冲出井

冈走向全国。侄子们讲述大哥和母

亲的故事中总少不了一个情节，就
是母亲不为大哥一家办商品粮这件

事，可能这是两个侄子一直最纠结
于心的事吧。他们的讲述本是为了

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则性，但也

有不少人感觉这有点不近人情。
其实这纠结的原因就在于两代

人对土地的看法不一样。
解决孙子们的商品粮问题，对

奶奶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
经问过母亲：“你一向热心助人，帮

助过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单单不
帮一下自己的孙子呢？”妈妈很严肃

地对我说：“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
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得到一块田地

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这个道理如今越来越清楚了，

我曾再三对家里从农村来的阿姨
说：“上面再怎么忽悠你，你都绝

不能卖你的地！将来最值钱的就是
土地！”

很多亲朋好友都去过我大哥
家，无不艳羡赞扬我大哥家的田园

风光。虽然房子破旧些，但风水特
好。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

池塘养着鱼和鸭。屋后是一座翠岗，
长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树木，还有

石家祖坟和我大哥的墓，不远处有
一条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

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丽乡村。如

今听侄子金龙（蔡接班）说，他们已
经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这方好山

好水，不知道侄子们现在会不会幡
然醒悟，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

智啊！
说到底，侄子们的事，是改革开

放后，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巨大的
城乡差别，致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

城市流动，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
我理解侄子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

毕竟在城市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机
会，能挣到更多的钱，无可厚非。

亲情与命运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龙，跟

我大哥一样，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

务工。他们朴实善良，知恩图报，孝
敬祖先。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两位

侄子，讲他们的苦难家史，讲奶奶在
井冈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态的，充

满了井冈山泥土气息，我曾听过，感

动不已。我有时不禁沉思，在这个姓
氏繁杂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

运的一个？是的，但是个例外。
1945 年父母亲奉命南下开辟

新游击区，也把我向残疾红军、贵州
农民杨叔叔托孤，要不是日本在那节

骨眼儿投降，我的命运也未可知！所
以，虽为一母所生，不若命运的偶然。

我与两个哥哥血脉相通，感情
至深，我们唯有感激母亲让我们此

生成为兄妹一场。


